本檔案未經整理
回應


                                                          張雪珠


史牧師從基督教神學立場提出他對天主教敬禮瑪利亞的質疑。涉及的範圍不限於敬禮的實踐層面，也深入了神學領域。出發點是大家渴望有所突破的合一運動。感於史牧師直言無諱的坦誠態度，以下的評論遂從敬禮、神學與合一交談三方面着手。


在合一交談方面，史牧師首先指出目前的爭議，然後提出雙方可能的契合點。


按照史牧師的陳述，天主教與基督教對於瑪利亞的態度，走向兩極化：前者有瑪利亞偶像化的嫌疑，後者却忽略了瑪利亞在信仰中的地位。基督教尤其非議是天主教關於瑪利亞的四個基本教義：始孕無玷、終身童貞、靈肉升天與天主之母的稱號。對瑪利亞的不同立場是雙方神學立場分歧的一個縮影：信仰真理最後的權威只是聖經、或亦須教會傳統？


對於這一棘手的問題，史牧師並未避重就輕，迴避過去，足見他對於合一交談的誠懇。不過就突破而言，也沒有任何進展，這次交談似乎在出發點上已註定要失敗。癥結在於只將歷代爭執的論題重新攤開是不夠的，還應當另尋出發點，例如關於信仰真理的權威問題，在斷言傳統或聖經之前，先思考兩者的共同來源，卽聖神在教會內的功能。如此一來，卽能解釋在聖經未成書和未欽定之前的信仰狀態，也不會將傳統僵化為過去的歷史，而讓它有繼往開來、開創新機的活力。傳統與歷史不同，歷史屬於過去，傳統却是生活的，它根據過去，但不停留於過去，而將過去帶到現在，將文字化為精神。這樣在聖神臨在教會的暸解之下，聖經與傳統相輔相成的關係，更見密切。


基督教非議的有關瑪利亞的四個基本教義，按照史牧師提出的次序是：始孕無玷、終身童貞、靈肉升天與天主之母的稱號。天主教義發展的順序是：天主之母，終身童貞，始孕無玷，靈肉升天。先後次序的差異可能透露對這些教義的發展過程，及其所通傳的信息有認知上的差距。史牧師將尼釆大公會議（三二五年）與厄弗所大公會議（四三一年）混為一談1.，證明這一推測非出於武斷。史牧師對四個教義的批評，大致可列為以下三點：沒有聖經根據（no scriptural basis）2.；或相反聖經，是教會歷史中很晚才出現的思想和欽定的教義；最後它們是民間敬禮的產物。


關於「沒有聖經根據」這一判斷，雖然道出了事實的一面，卽聖經不是聖母學發展的起點；但是這一說法略嫌籠統而失明確，能夠理解為：有關瑪利亞的教義是錯繆的，因為缺乏聖經文字的直接記載。如果「沒有聖經根據」這句話是較廣義的，指謂連間接的根據也沒有，那麼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以下的問題：如何辨別一個神學思想有無聖經根據？標準何在？這等於問：誰是信仰真理最高的權威，是聖經？是傳統？抑或臨在於教會的聖神？信仰的真理，不是一項獨立存在的條文，而是一個整體，彼此環環相扣，息息相關。做為先決條件的觀念先澄清，其它的思想才可能討論。初期教會所迫切關懷的，是對基督之救贖工程的作證工作。那時候，自然不會反客為主地出現有關瑪利亞的神學討論。


在基督論和救援論的背景下，萌發聖母學時，不可能一切有關瑪利亞的教義同時欽定，因為聖母學內各概念之間也有先後的次序，有些前提觀念須在歷史先逐一澄清。因此，「很晚才有的思想和很遲才欽定的教義」這種說法，就像說「沒有聖經根據」一樣，不足以構成反駁瑪利亞教義的充分理由。遲遲才欽定這一事實，反而顯示教會處理有關瑪利亞教義時的審慎態度。教會欽定教義，並不是單方面受到民衆敬禮的影響。在聖母學的發展史上，神學討論、教義欽定與民衆敬禮彼此扮演了互動的角色。最初是神學的討論點燃了敬禮的熱火。後來的敬禮反過來要求神學的進一步反省。教義的欽定無疑是點燃敬禮熱火的一股強大推動力。教會欽定教義的決定性因素，是已有足夠和穩固的神學理由。


瑪利亞終身童貞的肯定，是為了維護天主之母的教義，也可以說是天主之母教義的進一步發展。因為當時的神學家顧慮到，除非瑪利亞在產後也永保童貞，難担保她在生產耶穌時是童貞。倘若耶穌的出生不是出自童貞，則亦非出自聖神。那麼他就不是天主子的降生。由此可見，瑪利亞終身童貞是一個涉及救主及其工程的神學問題和救恩信號；其肯定與當時人對性關係有罪否的想法無牽連3.。真正的難題在史牧師所提的瑪一24～25與新約「主的兄弟」的記載4.。對於這些疑難，第五世紀的業樂（Hieronymus）已一一予以詮釋。按照瑪一24～25，若瑟娶了瑪利亞為妻，但是沒有認識她，「直到」她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直到」兩字在聖經中不一定指確定的時間，例如瑪廿八20耶穌對門徒說：「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其重點在上半句。意思是：在今世，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不等到世末之後的光榮日子。依此類推，瑪一24～25表達的是：瑪利亞在生育耶穌之前不為若瑟所認識，生產後想必當然如此。事實上瑪一25的重點也在前半句，在於强調耶穌是由童貞女所生。

至於瑪利亞生了她的「頭胎男兒」（路二7）這句話所引起的另一疑難，業樂指出，「首生者」三字不假定以後繼續生產，如戶十八15：「凡動物中應獻於上主的開胎的首生者，不論是人是獸……。」「兄弟」在聖經中更有多種含意：指親兄弟（創廿七43），指路人（創廿九4），指和平共處的同伴（詠一三三1）指所有的基督徒5.。業樂是教父中第一人用詮釋法化解聖經中對瑪利亞終身童貞所有的疑難。他的詮釋為今天仍然適用。嚴格說來，瑪一25旣不為瑪利亞的終身童貞作證；瑪一25、路二7及「主的兄弟」的經文也不是反證。

對於天主之母的教義，史牧師認為能引起這樣的神學疑難：一個有限的女人怎能做為無限者的母親6.？這個問題暗示，天主之母的稱謂有將瑪利亞神化而與天主並列的嫌疑。類似的問題在厄弗所大公會議之前，奈斯多利（Nestorius）曾提出。不過，研究教父學的學者都知道，奈斯多利所以有這問題，是因為他對基督論中屬性交流（Communication of idioms）的概念未能把握，此外他誤認教會應用天主之母的稱謂是沿用了亞略（Arius）和亞波林（Apollinaris）的說法，所以他提出「基督之母」一詞，來在「天主之母」與「人之母」中間做一橋樑。


奈氏引起的爭論，最後因厄弗所大公會議（四三一年）對「天主之母」（theotokos）的應用和欽定而結束。此後東西各教會都尊重厄弗所大公會議的裁定，沿用天主之母的稱謂。史牧師對天主之母的稱號提出異議，可能不是內容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信仰的術語進入另一個文化、時代或地區需要重新加以解釋；否則，單在名稱上爭論，在嚴格的語義學下，無論什麼說法都不能完全適用。天主之母是一個信仰的名稱，傳達我們的救主基真實的神性和人性。適宜的對待方式是，我們也要以信仰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名稱，除非你認為基督在降生時還不是天主子！不過那將重蹈古代艾俾歐尼派（Ebionites）異端的覆轍。

關於瑪利亞始孕無玷的神學推論，也不是根據史牧師所提的消極邏輯：除非瑪利亞無罪，她不能為無罪耶穌的母親7.。的確，這種邏輯會陷入無休止的推演：瑪利亞的母親呢？她的祖母呢？……不過，自奧斯定以來，對於瑪利亞始孕無玷的神學反省，都是建立於積極的邏輯，卽「為了主的光榮」：做為救主的母親，應獲得比他人更多的恩寵而無罪。在同一基礎上，多瑪斯曾設想瑪利亞固然沒有本罪和原罪，但仍有原罪所遺留的自然罪債，以說明人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贖。後來司各脫（J. Duns Scotus）仍然「為了主的光榮」而說明，基督的普世救贖功效不限於祂降生之後的人，也澤及祂降生之前的人，意思是，瑪利亞始孕無玷是承受了基督的預先救贖預，預救比墮落之後的救贖愈顯基督救贖功能的偉大。


最後史牧師提出基督教與天主教對瑪利亞可能有的共同點，卽承認瑪利亞是基督徒的模範。她雖蒙受特別的祝福，卻謙卑地承受最難的生活担子，她是反論之母（the mother of a paradox），兒子是神的降生成人，最後却被認為是一個失敗的罪犯8.。以瑪利亞為完美的基督徒，這也是今日人文主義影響下天主教內聖母學的一個趨向。不過，我們還是邀請大家進一步思量，「做為基督徒之模範」更深刻的含意。基督徒是一個救恩信仰的團體，不只是具有人文的價值，不僅停留於倫理的層面，還是在信仰和救恩層面上共融的團體。在縱的平面上與基督及天主聖三共融，卽神性生命的分享。在橫的平面上與主內弟兄共融，卽自基督所分享的救恩生命的共融。縱橫交錯的共融，正可用十字架來比擬。


做為這樣一個團體的模範，只是謙卑不夠，尚須在縱橫兩面的救恩生活共融中做楷模。基督徒的這種救恩共融生活，是天主教敬禮聖人與聖母瑪利亞的神學基礎所在。對聖母的敬禮不冒犯基督唯一救主的地位，因為對兩者的共融不在同一平面上。若認為敬禮聖母會相反基督是唯一救主的信仰，那麼反而在假定中，已將基降格為純人，祂的救恩僅有人文價值，沒有無限功效。但是在基督徒的共融中，與基督的共融越深刻，與弟兄的共融也越廣博；與弟兄的共融愈真誠，也愈光榮基督的救贖工程。所以，對聖母的敬禮不蒙蔽救主的光芒，反愈顯其救贖的偉大。


在結語中史牧師提到，也許聖神神學可以矯正或取代聖母學，因為有學者發現，瑪利亞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都是聖神的工程9.。我們認為這一建議不很妥當。君士坦丁堡第一屆大公會議（三八一年）所公佈的信經中提到基督降生成人：「且因（de）聖神（且）由（ex）童貞瑪利亞，取了肉軀而成為人」（鄧一五Ｏ）。信經中同時提出聖神與瑪利亞，為强調基督的天主性與其降生成人的真實性。因此，聖神的神學固然可以再發揮，但不能取消瑪利亞的角色，因為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瑪利亞是這位降生成人之天主的母親。這一身份，才是她為「反論之母」（the mother of a paradox）的最後根源。


史牧師提醒天主教徒，應當反省他們對於聖母瑪利亞的敬禮，是否流於膚淺？與對天主的崇拜相比，是否有喧賓奪主的現象？對聖母的敬禮是否引我們更接近天主和近人？事實上，天主教徒已不斷在反省自己對聖母的敬禮是否恰當，而且這一反省的運動是由教會最高訓導當局所推動的。梵二大公會議諄諄勸導信友，要「在健全而正統的教義範圍內，根據時代和地區的情況，根據信友們的習尚」敬禮天主之母，以「光榮基督，並遵行其誡命，因為一切都是為祂而存在」（教會憲章66）。總括一句，梵二勸導教友，敬禮聖母要避免一切虛妄的誇大，但也不要心地太狹隘。（憲章67）
附註

1. 參閱艾倫．史文森牧師講稿原文5及12頁。

2.
同上，參閱第4頁。

3.
同上，參閱第5頁。

4.
同上，參閱第4頁。

5.
Georg Soll, Mariologie, in : Hand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III / 4, 78～80

6. 講稿原文第5頁。

7. 同上，第4頁。

8. 同上，第10～11頁。

9. 同上，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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